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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到1963年間，張愛玲（1920-1995）為香港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電
懋）先後編寫了十部劇本，這些劇本糅合了張愛玲的文學創作、翻譯和改編藝術，構
成張文學世界中獨特的一角。本文的討論將聚焦於其中最後完成的劇本《魂歸離恨天》
（1963），通過追溯張劇本、勃朗特的原著以及1939年好萊塢同名電影的傳承關係，考察
她的文化翻譯和改編技巧。在翻譯這部分，本文將主要討論作為譯者的張愛玲是如何
處理這種跨越語言文化的翻譯，在改編部分，考察作為編劇的她又是如何將《呼嘯山
莊》的故事從好萊塢移植到中國／香港的社會文化語境中。
張愛玲的電影劇作開始於上海，1946和1947年她在導演桑弧的邀請下為文華電影
公司創作劇本《不了情》（1947）和《太太萬歲》（1947）。1952年抵港後，她除了為美國新
聞處做翻譯工作之外，還從1957年開始，在宋淇（1919-1996）的安排下為電懋編寫劇本，
《魂歸離恨天》是她為電懋編寫的最後一個劇本，是張愛玲在1963年5月至10月期間在美
國創作完成，於1988年收入張愛玲的作品集《續集》中，由皇冠出版社出版。1 張愛玲
在自序中說道：“《魂歸離恨天》（暫名）沒有交到導演手上，公司已告結束。多謝秦羽
女士 [1929-]找了出來物歸原主”。2 關於該劇的創作過程，留下的歷史資料有限，唯在
張愛玲1963年6月23日致鄺文美（1919-2007）、宋淇夫婦的信中提到：
我這一向浸在Wuthering Heights裡，屢次預備給你們寫信也是心裡亂
糟糟的寫不成。有些成問題的地方，隔上兩天又想出個答案，也就不
去跟Stephen商量了，免得Stephen在這時候還要寫信，像上次那封一樣，
使我拿到了心裡久久不安。3
正如張愛玲信中所言，名為“魂歸離恨天”的劇本實際上是改編自艾米麗•勃朗特
（Emily Brontë, 1818-1848）的小說《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 1847）。至於“魂歸離恨天”
這一譯名，也並非出自張的手筆，而原本是《呼嘯山莊》在香港普遍使用的一個譯名。
早在1939年的好萊塢同名影片在香港上映時就採用了這個紅樓夢式的譯名，隨後1940和
1957年由馬華公司和電懋分別出品的改編自同一部小說的電影，亦沿用了“魂歸離恨天”
的譯名（英文名分別為To Die for Love和Love Lingers On），後來的一些翻譯版本亦有仿效。4
1 1957至 1964年間，張愛玲為電懋公司編劇的劇本包括《情場如戰場》 (1957)、《人財兩得》
(1958)和《南北一家親》(1962)等八部已上映作品，以及原稿遺失的《紅樓夢》上下集和未能拍
攝的《魂歸離恨天》。參藍天雲編：《張愛玲：電懋劇本集》(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
2 張愛玲：〈《續集》自序〉，《續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
3 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台北：皇冠出版社，2010)，頁184。
4 如羅塞的譯本原用“烏色嶺”譯“Wuthering Heights”，後書名改為“魂歸離恨天”，見羅塞：《魂歸離
恨天》(重慶：生活書店，1945)。後來港台地區的中文譯本多沿用梁實秋的“咆哮山莊”，大陸地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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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從眾的張愛玲當然沒有打算亦步亦趨，“魂歸離恨天”只是她在創作初期的
暫稱，劇本完成後，張愛玲也曾向宋淇提議，借用“三十年代翻譯的西班牙小說”《永別
了愛人》，稱其“儘管有點濫調，但夠‘醒目’。”按馮睎乾所言，《永別了愛人》是一部
義大利小說，原名Addio Amore（1890），張愛玲說的翻譯，該指1928年10月上海光華書局初
版的周頌棣譯本。5 張愛玲的這一提議倒也符合張對該劇的最終改編效果，即傳承了
好萊塢浪漫愛情劇的基本風格。
自1920年至今，基於《呼嘯山莊》出現的幾十種不同的電影、電視、廣播甚至舞台
劇改編版本，對原著進行各自不同的解讀和改編，構成了圍繞英文原著的一個多語言、
多媒體、多文化的複雜文本網絡。本文將主要圍繞張愛玲的改編劇本展開，追溯張劇本
與勃朗特的原著以及1939年好萊塢同名電影的傳承關係，考察她的文化翻譯和改編技
巧。在翻譯這部分，筆者感興趣的是作為譯者的張愛玲是如何處理這種跨越語言文化
的“照搬”；在改編部分，作為編劇的她又是如何將《呼嘯山莊》的故事移植到中國／
香港的社會文化語境中。
一、張愛玲的翻譯技巧
張愛玲的劇本是依照1939年的好萊塢電影版本改寫而成，而非直接改編勃朗特的
原著小說。稍作對比便不難發現，張的劇本情節與電影幾乎完全一致，只是故事的發生
地搬到了北京西山。李歐梵曾用“照搬”一詞來說明張愛玲劇本與這部電影之間的相
似度，可謂再貼切不過。6 張的劇本不僅從故事情節、敘述方式上與電影一致，場景安
排、對話、動作、乃至鏡頭處理都與電影如出一轍。例如：
LOCKWOOD (unnerved). Someone is out there in the storm – a woman 
– I heard her calling. She said her name over and over – Cathy. (He 
brushes his hand over his forehead.) Cathy… (Then calling the scrawl 
in the diary, he sighs with relief.) I must have been dreaming. Forgive 
me, Mr. Heathcliff…7
多用楊苡的“呼嘯山莊”。參見賴慈雲、張思婷：〈追本溯源—一個進行中的翻譯書目計劃〉，《編
譯論叢》第4卷第2期（2011年），頁151-180。 
5 參馮睎乾：〈張愛玲的電懋劇本〉，收於藍天雲編：《張愛玲：電懋劇本集1》，頁21-26。
6 李歐梵：〈一流和二流小說：英國十九世紀文學電影〉，收於李歐梵：《文學改編電影》(香港：三聯
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2010)，頁84-104。
7 Ben Hecht and Charles MacArthur, “Wuthering Heights,” in John Gassner and Dudley Nichols, eds., Twenty 
Best Film Play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43),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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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有人在外邊，一個女人。我聽見她呼喚，老是叫自己的名字，叫湘
容。（以手拂額，以較鎮定的聲音重複）湘容。（記起書上的名字）我準
是做夢呢。對不起，嚇糊塗了。8
上述英文劇本來自好萊塢金牌編劇Ben Hecht（1894-1964）和Charles MacArthur（1895-1956）
出版於1943年的劇本，這一劇本亦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劇本提名。對比張愛玲的劇本可
以看出，其中不單是對話，甚至連動作和心理都是高度一致，唯一的解釋就是張愛玲是
以英文劇本為藍本進行翻譯和改編的。當然在《魂歸離恨天》的編譯中，張並沒有完全
照搬原劇本的字句和表達，而是進行了相對自由的翻譯，人物的對話生動自然，毫無翻
譯腔之感，這一點在以下兩例中可見一斑：
CATHY. You might wash your hands and face and comb your hair, 
Heathcliff, so that I need not be ashamed of you before a guest.9 
湘：瞧你這樣子，也不去拾奪拾奪，叫客人看著，連我都難為情。10
CATHY. I’m saying that I hate you – I hate the look of your milk-white 
face. I hate the touch of your soft, foolish hands. 11
湘：我恨你！最討厭這種大少爺，什麼都不懂，還瞧不起人。走，走！
你這張臉我看見就有氣。12
儘管基本上是照搬了英文劇本的對話設計，卻能做到絲毫不留痕跡，有些地方甚
至讓人拍案叫絕。她拋開了原文較為細節的內容，如“拾奪拾奪”、“難為情”、“大少
爺”、“瞧不起”等這樣口語化的用詞，傳神地體現了湘容身為富家小姐卻又愛上僕人
的複雜心態。顯然，張愛玲是在消化了原劇的具體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之後，根據需
要用中文進行重寫。當湘容試圖阻止丈夫的妹妹高緒蘭愛上自己的情人時，得到的回
應是“你是甚麼人，你配管我？叫你聲嫂嫂是抬舉你！”13 原文是：“Be careful what you say!”14 
改動之後，不但高緒蘭的嫉妒之心躍然紙上，“抬舉”這樣的長幼尊卑的觀念也更契合了中
國文化的價值觀。在《魂歸離恨天》的劇本中，張愛玲所做的不僅是所謂的“照搬”和
8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收於藍天雲編：《張愛玲：電懋劇本集4》，頁63。
9 Hecht and MacArthur, “Wuthering Heights,” 306. 
10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頁68。
11 Hecht and MacArthur, “Wuthering Heights,” 307. 
12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頁69。
13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頁77。
14 Hecht and MacArthur, “Wuthering Heights,”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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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除了語言方面的自然化改寫，還同時進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微調，把《呼嘯山
莊》的故事移植到了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這一點將在下文中詳細闡述。
二、兩次跨越國界的文化移植
跨文化改編是影視作品引進中常見的一種改編方式，簡言之，是指基於特定目的
而改編原著文本，在翻譯原著的同時，在故事中注入當地的社會文化元素，呈現當地背
景。在改編過程中，除翻譯外，最重要的是調和原作的文化與目標文化之間的差異，實
現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移植。這種改編方式在中國早期電影和五六○年代的香港電影產
業中也並不鮮見。張愛玲為電懋創作的其它劇本也有不少是改編而來的，如《人財兩得》、
《六月新娘》（1960）、《一曲難忘》（1964）、《南北喜相逢》（1964）等劇，都是改編自國
外的電影或舞臺劇。
上文提到，《魂歸離恨天》的改編藍本並非勃朗特的原著小說，而是1939年的好萊
塢同名電影，那麼對於張愛玲改編的《魂歸離恨天》來說，“原文”的概念不再是唯一，
故事經歷了從小說到劇本再到電影、英國到美國再到香港的遷移，要把握張愛玲的跨
文化改編技巧，就必須參照勃朗特的原著小說，考察在首次改編和張愛玲的二次改編
中所發生的文化遷移。
美國電影截取了小說前半部分的故事，圍繞男女主人公的愛情展開，到Cathy的死
亡故事戛然而止，掐掉了後半部第二代人的故事，只保留了小說三十四章中前十六章的
內容。經Hecht和MacArchur的改編後，原著中“‘哥德’式（Gothic）的恐怖、吸血鬼、亂
倫”等一切細節和暗喻，完全被忽略了，“甚至連鬼魂也被美化了”。15 殘暴野蠻的復仇
者Heathcliff在電影中變身為浪漫的王子；而Cathy自私、任性和蠻橫的性格亦被大幅削弱。
一個殘暴陰鬱的關於愛與仇恨的離奇故事被套入了好萊塢經典的窮小子和富家女的浪
漫愛情模式。16 此外，影片雖然在美國加州拍攝，導演為保留原著中的英國特色，還特
地在加州的拍攝地移植了大量的石楠花。不過，影片中演員的服飾風格則從原著中十八
世紀末的英國變成了十九世紀中美國內戰時期，因為製片人認為內戰時期的女性服裝
更能吸引觀眾。17
張的劇本基本上保留了美國電影的敘述方式和情節架構。湘容與端祥青梅竹馬，
湘容的弟弟祖培則處處為難欺壓端祥，長大後湘容遇到高家少爺高緒蓀成婚，端祥出
15 李歐梵：〈一流和二流小說：英國十九世紀文學電影〉，頁92。
16 有關1939年版本的好萊塢電影Wuthering Heights的改編情況，可參考George Bluestone, Novels into 
Fil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 91-114. 
17 參Sarah Berry, Screen Style: Fashion and Femininity in 1930s Hollywoo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 ?????????????????????
38
走，幾年後暴富歸來，娶高家小姐緒蘭報復湘容的背叛；湘容嫉恨不已，一病而亡，端
祥後在風雪中追隨湘容的幽靈而去，凍死於山岩上。故事發生的地點被搬到了北京西
山，但卻是抽離於這一具體的地點的，可以搬到任何一個地方。
I、再造社會生活細節
在跨文化改編中，除去人物和社會背景從異域到本地的必要轉換，細節的處理常
常成為維繫改編真實性的關鍵所在，否則會導致“水土不服”，使故事無法服貼於特定
的社會文化中，而缺乏說服力。張愛玲進一步剔除了故事的社會文化和自然背景，加入
當時中國社會的流行風尚，從場景設置，到髮型服裝，可以說無微不至。羅卡在討論張
愛玲的劇本創作時指出，張在劇本創作中採取了與文學創作不同的寫作策略，她“注重
場面的內容細節（演員的情緒變化，位置走動與佈景、道具的關係）多於情節的發
展”。18 張對《呼嘯山莊》的改編正體現在細節之處不動聲色的挪用。例如，原著中經
典的一幕在高家窗外窺視華麗舞會的場景，Cathy的一段表白體現出她的虛榮和對奢華
生活的嚮往：
CATHY. That’s the kind of dress I’ll wear. And you will have a red 
velvet coat, with silver buckles on your shoes. Oh, Heathcliff, will we? 
Will we ever?19
湘：我就喜歡這樣的衣裳。你穿西裝一定比他們都漂亮。……端祥，
我們也有這一天嗎？20
從“紅色天鵝絨外套”（a red velvet coat）和“鞋子上的銀扣子”（si lver buckles on your 
shoes），到“西裝”更符合當時中國的服飾潮流，這一轉變體現出張愛玲在進行語際翻
譯的同時也對文化的轉換保持時刻的警醒。這樣的細節改寫在劇本中隨處可見，如寫
到端祥悔恨中赤手打破玻璃窗時，不忘加上“窗上截糊紙”，21 顯然那個時代被貶抑
的僕人是不大可能住在裝著玻璃窗的房間；另外還有將原文的繡花改為織絨線，女僕
幫忙穿緊身衣改為燙火鉗卷髮，童年的Heathcliff和Edgar之間爭奪馬駒改為祖培偷偷變
18 羅卡：〈張愛玲的電影緣〉，收於梁秉鈞、黃淑嫻、沈海燕、鄭政恆編：《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香
港大學出版社，2012)，頁131。
19 Hecht and MacArthur, “Wuthering Heights,” 304.
20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頁66。
21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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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家裡的古董花瓶並誣陷端祥，男女主角幻想的印度王子和中國公主也變成了蒙古王
子和滿洲公主，諸如此類的細節變動。正是在這些看似不經意的細節之處，張愛玲巧妙
地將源自十九世紀英國荒原的愛情故事移植到中國／香港六○年代的社會生活中，使
其在不知不覺中適應本土。
II、植入中國傳統價值觀
編譯過程中，張愛玲還對社會意識形態進行了大膽地再造處理，嘗試使這個源於
英國荒原的故事完整地植入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其中較大的一處改編是刪除了原劇
中講述故事的人，保姆Ellen，並加入了湘容母親的角色。母親角色的出現在張的劇本中
帶出了孝順、養老等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此外，在張的改編中，湘容的父母收養端
祥也並非出於同情，而是因膝下無子，“想兒子都想瘋了”。22 他們第二年就生下湘容的
胞弟—祖培，加之養父又在早年去世，導致端祥在家中淪為僕人的地位，受祖培的欺
辱。而湘容的弟弟、“賠光了祖宗家產的”祖培，在張愛玲的版本中也從酗酒賭博改為了
吸食“白麵”，進而帶出了在五六○年代香港頗為嚴重的毒品問題，以及毒品所帶來的
經濟損失和對身體、精神和家庭的傷害。可以說張愛玲版本中的這一改寫是與當時香
港的社會問題相呼應的，有利於將故事根植在香港當時的社會框架中，增強了其真實
性和可信度。
張愛玲還特別注意在社會價值觀方面進行微調，使之更能為當時的觀眾所接受：
ELLEN. Do you love him, Cathy?
CATHY. Of course. 
ELLEN. Why?
CATHY. Why? That’s a silly question, isn’t it?
ELLEN (in the same tone as before) . No, not so silly – why do you love 
him?
CATHY (rather defiantly) Oh – because he’s handsome and pleasant 
to be with – 
ELLEN. Not enough.
CATHY. And because he will be rich someday – and I shall be the finest 
lady in the country.23 
葉太：你到底對他怎樣？
22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頁63。
23 Hecht and MacArthur, “Wuthering Heights,”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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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我當然願意嘍。
葉太：為什麼？
湘：（笑）為什麼？怎麼，媽對他不滿意？
葉太：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
湘：這破家我真待夠了。緒蓀說接媽一塊住，那倒也好，不用靠弟
弟。24
如上所述，敘述人由保姆Ellen變為湘容的母親葉太也帶來的一些相關轉變，湘容在談
論自己的婚事時問到母親的“是否滿意”也是頗有中國家庭觀念特色的添加。此外，好
萊塢電影中常見的諸如“ I love you”、“Do you love him?”這樣直白的表達，在張的劇本中
大多改為諸如“你到底對他怎樣？”、“緒蓀的脾氣跟你對勁麼？”等更含蓄和更符合中
國人習慣的表達。此外，關於上帝與天堂的言論也盡被刪除。 
在好萊塢影片的改寫下，原本無法調和的荒原上的動物、藍鈴花和鳥類與畫眉山
莊上流社會之間的矛盾，即自然與社會、野蠻與文明之間的衝突，在電影中則轉化為
於社會階層的差異帶來的阻礙。貪慕虛榮的C at hy甚至還催促 He a t hcl i f f努力提高自
己的社會地位。阻隔兩人相愛的原因不再是純精神層面的因素，而是社會造成的。25 
電影中，Cathy的虛榮心和對奢侈生活的嚮往是她嫁給Hindley的主要原因之一。電影中
的Cathy坦言願意嫁給Hindley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能夠給自己帶來富足的生活和上層的
社會地位。
在好萊塢電影第一次改編的基礎上，張愛玲的劇本延續了浪漫愛情片的特質：出
身貧苦的端祥癡情於富家女湘容，發跡後又勇於追求愛情；湘容則敢愛敢恨，雖無奈
嫁於富家子緒蓀，但終為愛而亡。在張的劇本中，女主角自私、蠻橫和虛榮的性格特徵
剔除得更為徹底。在以上對話中，促使她嫁給緒蓀的原因是她想擺脫因吸食毒品而破
敗的家庭，而緒蓀曾貼心地提出能夠照顧她母親，為弟弟戒毒提供幫助。這使得湘容原
本自私虛榮的形象披上了中國傳統的女性價值，注入了帶入了顧家、盡孝等品質。當端
祥發跡後回來再次追求湘容時，湘容這樣拒絕她：
CATHY: I’m not the Cathy that was. Can you understand that? I’m 
somebody else...I’m another man’s wife and he loves me and I love him. 
[...]
HEATHCLIFF: Not he, not the world… not even you can stand between 
24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頁70-71。
25 參George Bluestone, Novels into Film, 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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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athy.26 
湘：我不是從前的湘容了，你難道不明白？我是別人的。
端：（抱住她）他攔不住我，全世界的人也攔不住我。
……
湘：不行，我不能毀了他，叫他以後怎麼做人？
端：別顧前顧後的—
湘：不能不顧別人— 27
湘容最後的兩句對話“不能毀了他”、“叫他怎麼做人？”和“不能不顧別人”是張
愛玲所加。婚後的湘容面對愛人的追求選擇顧全丈夫的面子，寧願犧牲自己也要成全
他人。劇本改編體現了張愛玲一貫的女性視角。不但端祥被收養的初衷也是因為湘容
的父母“想兒子都想瘋了”，劇中湘容也曾不止一次抱怨女性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
在家裡也收到各種限制。就這樣，湘容被張愛玲樹立成“敢愛、敢恨、帶有幾分野性和
不羈、不顧門第之見地愛著一貧如洗的端祥”的現代女性形象。28
 
III、跨文化改編中的文化錯位
如上所述，源文化與目標文化之間的差異要求跨文化改編必須對一些特有的文化
和意識形態元素進行刪減、重寫甚至添加。但所謂的“照搬”未必一定導致讀者／觀眾
的不可理解，或者是帶來異域的情調；在某些情況下又可能由於文化錯位而產生出其
不意的效果。《魂》劇本中的最後一幕中，端祥在風雪中追尋湘容的鬼魂而去，最後被
發現凍死在二人從小嬉戲玩耍的大岩石上，眾人看到：
電筒驚起二鳥噗喇喇飛上巖去。鏡頭迅速地跟上去，赫然發現端祥
躺在巖上，已凍死。音樂轟然加響，轉入湘昔所唱歌。鏡頭上移，見二
鳥在巖上盤旋片刻，向天空中雙雙飛去。29
而張愛玲改編所依據的好萊塢電影的結尾中，鏡頭轉向曠野，兩人幽靈般的背影
26 Hecht and MacArthur, “Wuthering Heights,” 322.
27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頁76。
28 趙衛防：〈文化和鏡語的商業性延續—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的再認識〉，《當代電影》第 4 期 
（2004），頁37-41。
29 張愛玲：〈魂歸離恨天〉，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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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雪中牽手遠去。相比而言，一對盤旋而去的飛鳥對中國讀者似乎更具意味。於是
一些中國讀者認為“二鳥在岩上盤旋片刻，向空中雙雙飛去”的一幕應當是張愛玲的跨
文化改編策略之一。如李歐梵所評：“張愛玲倒真的做起導演來，對鏡頭的處理比惠勒
[William Wyler, 1902-1981]還出色”。他推測這是“鴛鴦蝴蝶”派小說中常套用的詩句“在
天願做比翼鳥”，而這是張將電影作為通俗文化的例證。30 其他學者如周仲謀更將這一
場景與梁祝的故事聯繫起來，認為張愛玲“借用了梁祝化蝶的民間傳說”，是“精心營
造的‘中國式’意境氛圍”，是張將故事“中國化”的策略。31
兩個版本間的差異和“比翼鳥”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有涵義給了觀者浪漫想像的理
由，對張愛玲的改編策略的推測也顯得順理成章。然而正如本文第一部份所論，張的
劇本大部份是翻譯自英文劇本，而非單是電視螢幕的。翻開英文劇本看到的最後一幕
應該是這樣的：
A view of Heathcliff, his flesh frosted in death, was dissolved to a view 
of the moors, as Cathy and Heathcliff had beheld them in happier days, 
and end with a shot of two birds hovering over the castle before flying off 
into the winter sky. Then the scene fades out.32
對比斜體部分就會發現，原英文劇本的結尾與張愛玲劇本中的結尾毫無二致，可以說
是直接譯自英文劇本的。可見說張愛玲是根據中國的文化／文學傳統進行改編的猜測
基本上不能成立。至於好萊塢電影的結尾與劇本結尾之所以會存在如此差別，其實是
因為導演William Wyler拒不聽從製片人Sam Goldwyn （1879-1974）給影片一個較為“圓滿”
結局的意見，於是Goldwyn在影片拍攝結束後又請別的導演並給了兩位主角雙倍的報酬
重新拍攝了另外的結尾，替換Wyler原先悲劇的結局，即是觀眾所看到兩位主角在風雪
中牽手離去的一幕。
這中間值得玩味的是張愛玲的照搬而來的結尾卻在中國讀者那裡獲取了額外的意
義。原著中Cathy對鳥有着異乎尋常的癡迷，但這條線索經編劇Hecht和MacArthur改寫後
在電影中本已所剩無幾，只有結尾中兩隻鳥兒的場景盤旋飛走的一幕，這一幕又因缺
乏適當鋪墊而多少顯得突兀。但到了中國，無論是“比翼雙飛”還是“梁祝化蝶”，都是
別有一番浪漫情調的收尾。從原著小說到好萊塢的電影改編，再到張愛玲的改編劇本，
過程中不乏張愛玲匠心獨具的文化改編和適應，也有“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文化錯位。
當然，這中間亦有可能的是張愛玲為了達到成功的文化移植的目的，而在兩種版本間做
30 李歐梵：〈一流和二流小說：英國十九世紀文學電影〉，頁94。
31 周仲謀：〈論張愛玲的香港電影劇作〉，《華文文學》第6期（2011），頁97。
32 Hecht and MacArthur, “Wuthering Heights,”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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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取捨。
三．《呼嘯山莊》的其它改編劇本
在張愛玲為電懋改編這部電影前不久，香港市場在四○到五○年代先後還上映過
另外兩個版本的《魂歸離恨天》，分別是馬華公司製作、許嘯谷編導的1940年版，以及
電懋製作、左几（1916-1997）導演、何愉編劇的1957年版本。可惜由於年代久遠，這兩部
電影的錄影帶現已無跡可尋。從現存資料看來，左几的版本亦改用了中國觀眾所偏愛
的大團圓式的結局，結尾時讓男主角幡然醒悟，開始善待自己的妻子。
在中國內地，左翼女作家趙清閣（1914-1999）同樣以1939年好萊塢電影為藍本創作了
五幕舞台劇《此恨綿綿》。該劇創作於抗戰時期，由當時的重慶國立歌劇學校演出；後
劇本於1944年新中華文藝社出版，1948年正言出版社再版。如果說張愛玲的《魂歸離恨
天》是以六○年代的香港社會為目標市場，趙清閣的舞台劇則面向著三○年代末的中
國，特別是重慶的觀眾。“為配合時代與中國環境起見”，“民族意識”成為這個戀愛故
事的主題之一。33
在《此恨綿綿》中，抗戰救國的民族意識成為推動人物情感和故事發展的主線，人
物的設定也圍繞這一主題開展。男主角離開後並不像別的版本中神秘的發家致富，而
是去了抗戰前方做宣傳隊長，兩年後受傷歸來，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再次出現，卻發現愛
人苡珊為環境所迫已嫁給教員林海茄。安苡珊病故後，他在悲痛中回到前方，“繼續民
族解放的事業”。就連暗戀這位民族英雄的林海茄的胞妹，為愛所傷後也毅然擺脫一
切，去參加抗戰救國的工作。此外，原劇中的Hindley誠實、穩重、深愛著Cathy，《此恨綿
綿》中的林海茄則陰險、虛偽、吝嗇、守舊，代表抗戰中的落後守舊思想；女性人物林
白莎和安苡珊則關心國事，崇尚為國而戰的民族英雄，代表了進步自由的女性。
張愛玲和趙清閣這兩位女作家在《呼嘯山莊》的改編中不約而同地改寫了原作中
的女性形象，不同的是，處於不同社會歷史環境中的她們，配合各自不同的目標市場和
觀眾，前者是以娛樂為主的香港文化市場，在傳承好萊塢浪漫愛情劇模式的同時，又迎
合了五六○年代的香港影片家庭倫理劇的風潮。而後者的改變則是發生在抗戰時期的
重慶，試圖為當時的年輕人指明出路，因而帶有更加強烈的時代烙印，服務於特定的動
員全民抗戰的目的。兩個劇本的改編風格也完全不同，與趙清閣大刀闊斧地改編故事、
為己所用不同，張愛玲的改編多在細微處著手，著眼於文化上的微調，在本土化的同時
更顯示出對西方文化的繼承與傳播，而非顛覆。
33 趙清閣：〈序〉，《此恨綿綿》(上海：正言出版社，1948年)，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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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從勃朗特的原著到1939年的好萊塢賣座影片，再到張愛玲移植到中國語境的《魂
歸離恨天》。英國經典小說經過二次翻譯，經由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市場，進入香港的文
學／翻譯／電影場域。正如梁秉鈞在〈“改編”的文化身份：以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為例〉
一文中所言：“‘改編’可以是對傳統文化、五四文學、西方文學的繼承與轉化，是對傳
承或移植的模式的嚮往或質詢，也可以是廣義的文化磋商”。34 在張愛玲的電影改
編中，我們看到的正是英國經典小說、美國電影文化在中國／香港社會文化中的磨合
與協商。這正是張愛玲所擅長的。李歐梵在〈不了情•張愛玲與電影〉中探討了張在小
說創作中是“如何結合兩種完全不同的通俗文類—中國舊小說和好萊塢出產的新電
影—從而創造出新的文體。”35 同樣，她在對好萊塢電影的改編中更將這種融合發
揮得淋漓盡致。在《魂歸離恨天》的劇本中，張愛玲繼承了好萊塢的流行電影文化，在
移植的同時進行轉化，試圖接合中國／香港的文化傳統，融入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觀
念，演繹了一出頗具現代性的浪漫愛情故事。張愛玲在電影改編中加入中國家庭倫理
觀念這一點，在鄭樹森討論張的改編劇本《太太萬歲》時已有所探討，不同的是《太太
萬歲》屬好萊塢詼諧喜劇片，而《魂歸離恨天》則是帶有悲劇色彩的浪漫愛情劇。兩
人死後“化身為鳥、雙宿雙飛”，更為故事添上了一筆浪漫而濃重的中國色彩。
《呼嘯山莊》的故事經過兩次文化移植，已脫離了原有的時代和社會土壤，張愛玲
的改編雖將其重植於中國文化中，但不免仍與五六○年代的香港存在一定的距離。由
於這一劇本並未最終拍攝成電影，失去了經過導演再次改編的機會，並未能真正進入
香港的電影文化市場，也沒有與電影觀眾接觸。換言之，張愛玲對《呼嘯山莊》的改編
是從劇本到劇本的改編，而不是一個完整的影視作品改編過程。從這個意義而言，張愛
玲的《魂歸離恨天》是遊離在香港六○年代電影市場邊緣的。※
34 梁秉鈞：〈“改編”的文化身份：以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為例〉，收於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編：《香
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130。
35 李歐梵：〈不了情•張愛玲與電影〉，收於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麥田出版社，1999)，頁36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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